
时间异化：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重要维度

谭 勇

摘 要：意识形态批判、劳动异化、商品拜物教等均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重要维度，且颇受学

界关注和研究，而关于马克思所论及的时间异化，则尚缺乏充分的探讨。聚焦《资本论》中的“时间问题”，可

以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勾勒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三重时间异化，由此达及了对资本主义社会

的批判：其一，工人用以维持身体健康和发展自身能力的生命时间异化为资本增殖所需的生产时间；其二，

“机器时间”“工厂时间”等社会时间异化为“规训”工人的手段；其三，马克思透过对“重复问题”“时空辩证

法”以及“资本主义永恒性”的分析，阐明了“三维”时间向“点状”时间的异化。全面梳理马克思关于时间异化

的论述，无疑有助于在这个充满“时间危机”的时代更好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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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广为人们所熟知的是，意识形态、劳动异化、金钱异化、资本异化、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是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猛烈批判的重要维度。不过，关于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维

度———时间异化，学界对此则尚缺乏深入探讨。与此同时，在科技极大发展的当前时代，人们普遍感受

到了时间危机。“时间匮乏”“时间加速”“时间失序”等，是人们最直观的体验。这种“时间危机”迫使我们

回到马克思，在他那里寻找解释当代“时间危机”的答案。事实上，马克思关于时间问题有比较多的论

述，特别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论及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资本周转时间、生产时间和自由时间等。当

下学术界对《资本论》中的时间问题有较多关注和研究，大致涵盖三方面：其一，挖掘《资本论》中呈现出

的时间内涵、时间哲学。例如有研究者认为“具体劳动时间、抽象—具体时间和抽象时间”①构成了《资本

论》中的时间哲学体系；其二，聚焦《资本论》中具体时间形态的研究。例如有论者比较了《资本论》中两

种不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②；其三，考察《资本论》中的时间批判。如有论者指出，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科学定制了资本主义剥削时间的批判原则③。可见，尽管学术界对《资本论》中的时间问题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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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少明：《〈资本论〉的时间哲学体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1年第 6期。
② 朱鹏华：《〈资本论〉中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视野》2016年第 3期。
③ 周露平：《〈资本论〉的时间批判及其新时代启示》，《思想教育研究》2021年第 11期。

35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 1期

多角度、深层次地研究，但却并未对《资本论》中涉及的多重时间异化问题加以系统性地把握。因此，本

文尝试揭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三重时间异化，一方面期望深化学术界关于马克思资本主义

社会批判的研究，另一方面期望为理解当代的“时间危机”提供理论参考。

一、生命时间异化为生产时间

在具体论述时间异化之前，有必要对“时间异化”这一概念及其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的定位作一简

要的说明。人们并不陌生的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文简称“《1844手稿》”）中批判性

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四重异化，即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人

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相异化①。对于马克思异化理论，亚当·沙夫（Adam Schaff）认为其

中既包含客观的异化，也包含主观的异化。前者指的是人创造的对象物，包括事物、制度、观念等，最终

发展为统治、奴役、束缚人的对象②；后者则展示了主体的一种体验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主体感觉和自

己、他人乃至世界处于一种疏离的关系中，甚至于主体以物的方式来经验自己和他人③。按照沙夫作出

的分类，时间异化当属客观异化，它展示出时间这一存在，在特定历史环境（对于马克思而言就是资本

主义）之下，发展成为疏离于人，甚至束缚人的对象。时间异化从马克思的哲学体系来看，是马克思通过

异化理论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社会存在普遍的异化现象，包括劳

动异化、货币异化、机器异化等，而时间异化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普遍异化现象之一。

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质生产时，发现了在资本家的压榨下，工人用以维持正常生活

状态的生命时间异化为生产时间，而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第一重时间异化。要准确把

握住这一点，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何谓生命时间？第二，马克思从哪些维度阐发了生命时间异化为

生产时间？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生命时间指的是人用来成长、发育、维持健康等生理时间，以及用来发展自身、

提升自我生命活动质量的自由时间。生命时间得以成立的前提是时间本身与人的生命活动、生命实践

存在着难以割裂的联系。每一个人都在时间中开始，在时间中发展，在时间中绽放，在时间中消亡。“时

间‘深嵌’（dwells）入我们的生命之中———制约我们的生物节律。”④而关于时间与人生命活动或者说生

存活动之间的深刻联系，马克思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

人的发展的空间。”⑤马克思把时间看作人的“积极存在”“生命尺度”和“发展空间”，表明他将时间作为

人的一种生命时间来看待，因为“积极存在”和“发展空间”突出了时间与人的生命质量的联系，而“生命

尺度”则突显了时间与人的生命长度的联系。海德格尔也看到了时间与人生命活动的深刻内在联系，他

坚持从时间性的维度阐释此在的存在，认为“在隐而不彰地领会着解释着存在这样的东西之际，此在由

之出发的视野就是时间”⑥。此在“领会着解释着存在”，是此在独有的赋予世界以意义的方式，是此在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63页。
② [波]亚当·沙夫：《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衣俊卿，等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第 115页。
③ [波]亚当·沙夫：《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衣俊卿，等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第 193页。
④ [奥]赫尔嘉·诺沃特尼：《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金梦兰、张网成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 532页。
⑥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年版，第 21页。

36



生命活动，而这种活动是在“时间视野”下出发的，所以，海德格尔由此也把时间与人的生命活动联系了

起来。最为关键的是，当海德格尔将此在视为“向死存在”的时候，一种“先将来”的时间维度也就被置于

此在的存在之内部。此外，罗萨强调时间结构的改变会导致自我关系的改变，并且指出“人们往往是通过

确定他们如何成为这个样子的、过去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成什么样子的、将来是什么样子的和想成为什

么样子的，从而来确定自己是谁”①，由此将时间结构视作主体自我身份确认的条件，从而也在一定意义

上将时间与人的生命活动联系了起来。总之，不独马克思，包括海德格尔、罗萨等人在内的思想家，都在

时间与人的生命活动之间建立了难以割裂的联系。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马克思谈到了生命时间。

马克思在论述自由时间时，间接地阐述了生命时间。马克思指出：“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

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

畜。”②在此，我们需要把握三点：第一，马克思在这里聚焦个体一生中的时间，区分了三种时间形态：一

是自由时间；二是睡眠饮食等生理时间；三是为资本家服务的时间，也就是为资本家劳动的时间。第二，

自由时间在这里得到了特别的重视，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一个人缺少了“自由时间”这一维度，那么

这个人甚至不如牲畜。第三，生命时间在这里得以出场，它实际上就是生理时间与自由时间的统一体。

生理时间典型地属于生命时间，因为它是保证人的生命得以延续的根本。自由时间属于生命时间原因

在于，自由时间在马克思看来，是人们用它来接受教育、发展智力、履行社会职能、进行社交活动等的时

间，它是人的自我发展之基础，关乎人的生命质量。

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工作日的最高界限时，认为工作日的延长不能超过某个一定的界

限，而这个最高界限包括两点：一是劳动力的身体界限，即工人“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睡觉”，

“还必须有一部分时间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如吃饭、盥洗、穿衣等等”③；二是道德界限，即“工人必须有

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这些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④。由此可见，人要维持

自身的生命活动，必须有一定的睡眠、吃饭等生理时间，而人要提升自己生命活动的质量，则需要自由

时间，或者说发展自身各方面技能的时间。因此，马克思的生命时间即是指生理时间和发展自身的时间

或者说自由时间。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马克思从两个维度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命时间异化为生产时间。一

是从生命时间的量上来论述，即资本盲目地、无限度地追求自身的增殖，极大地吞噬了工人的生命时

间，将工人更多的生命时间异化为资本增殖所需的生产时间（劳动时间）。对此，马克思指出：“资本由于

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

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

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⑤这一论述极为精彩

地展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资本的贪婪，工人的生命时间，无论是发展自身的时间，还是维

持自身健康所需要的生理时间，均被异化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生产时间。“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

① [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第 17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7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6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6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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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道德极限”以及“突破身体极限”均展示出工人的生命时间遭到了资本的疯狂“掠夺”，展示出工

人的生命时间在量上不断地被以增殖为目的的资本变异为生产时间。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指

出：“资本主义生产……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

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

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①此处，劳动力的“萎缩状态”、劳动力本身“过早死亡”、“缩短工人

的寿命”，描述的是工人的生命时间被不断变异为生产时间之后，工人生命本身的悲惨境况。另外，“啃

吃饭时间”也很形象地展示出工人的生理时间被资本变异为生产时间。对此，马克思指出：“资本‘零敲

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这种行为……工人中间流行的术语，叫做‘啃吃饭时间’。”②

总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非常明晰地揭示出资本无限度的增殖，不断地吞噬工人的生命时间，将更

多的工人的生命时间异化为生产时间，并由此导致工人的生命活动处于“萎缩状态”，甚至使得工人“过

早死亡”。

二是从生命时间的质上维度来论述，即通过揭示生产时间的确为工人的生命活动带来身心的摧

残，从而进一步论证工人生命时间向生产时间的转化乃是一种异化。如果说前述“时间异化”过程，仅

仅是因为工人生命时间在量上的无限缩短才导致工人生命活动的糟糕境况，那么此时的“时间异化”

过程则是从质的维度上表明，由于工人在“生产时间”中所进行的劳动本质上是摧残他身心的劳动，是

一种异化劳动，所以生命时间向生产时间的转化就是一种彻底的异化。马克思明确表示，在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下，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工人在这种劳动中“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

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③。这种异化劳动在《资本论》中没有消失，因为在马克思看来，

机器劳动就是一种异化劳动，“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

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

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④。卢卡奇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

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

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⑤也就是说，劳动过程发展到机器大工业时代时，

工人的异化劳动是愈发凸显的，因为他们的个体特性在劳动中都被逐渐消除了。由此可见，由于工人

在生产时间之中所进行的劳动是一种对人的精神和肉体进行双重摧残的异化劳动，因而生产时间对

于工人来说是一种完全与自己相异的时间。在生命时间中，人身体健康与人的发展均得到有效保障，

而在生产时间中，人的身心以及人的生活活动的质量都受到摧残。因此，生命时间向生产时间的转化

当属异化。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确阐述了这样一种时间异化，即工人用以维持身

体健康和发展自身能力的生命时间异化为资本增殖所需的劳动时间。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30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8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5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486-487页。
⑤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第

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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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时间异化为“规训”人的手段

马克思在《1844手稿》中论述其异化理论时曾指出过这样一点：“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

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①这一论述展示出劳动异化所带来的

另一重异化，即人的自由活动本来是人所追求的目的，但却在异化劳动的裹挟下异化为维持人肉体生

存的手段。遵循这一逻辑，可以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第二重时间异化是，社会时间异化

为“规训”人的手段。直言之，社会时间原本作为实现人的本质的一种积极存在，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

化为“规训”人的手段。要把握这一点，我们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何谓社会时间？第二，何谓“规训”？

第三，马克思从哪些维度论述了社会时间异化为“规训”人的手段？

首先，社会时间是一种区别于个人时间的时间，它本质上代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恰是依靠

社会时间，人们之间行动的整合、协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才是有序而高效的。尽管列维纳斯是

从时间本体论的维度，将时间视为“主体和他人的关系本身”②，但他的这一观点一定意义上体现出社会

时间的意思。芭芭拉·亚当甚至认为，“所有时间都是社会时间，从根本上讲，时间蕴含在社会生活形式

之中，这些社会生活形式构成了时间，同时也由时间构成”③。粗看起来，亚当的社会时间似乎仅仅涉及

“社会生活形式”，但细细琢磨就会发现，社会生活本质上还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因而本质上

说，亚当所理解的社会时间也表征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此外，诺沃特尼指出：“时间是人类在深层次上

集体形塑和刻画的符号产品，服务于人类的协调与意义赋予的需要。”④在这里，诺沃特尼虽然没有特意

强调“社会时间”，但当他将时间看作“集体形塑的产品”“服务于人类协调”的对象时，也就表明了他所

理解的时间乃是一种社会时间，因为它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社会时间的意思已经很明晰

了，它代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在人与人之间起作用的时间。由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

一种时间它不是在单独的一个人身上起作用，那么它就是一种社会时间。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自然也论及了许多具体的社会时间。其一，工作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了

较大篇幅论述了工作日，包括“工作日的界限”“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等。而工作日是一种典型的社

会时间，因为无论是具体到某一工厂设定的工作日，还是通过国家立法所规定的工作日，它们都是在社

会之中形成的，并且是作用于多个人之间的时间。其二，资本周转时间。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循环被当作

周期性的过程时，“叫作资本的周转”，“这种周转的持续时间，由资本的生产时间和资本的流通时间之

和决定。这个时间之和形成资本的周转时间”。⑤资本周转时间显然也属于社会时间，因为资本不可能自

行周转，它的背后涉及的是人，因而这一时间体现的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之，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论及多种具体的社会时间形态，除列举的两种时间以外，还包括“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工厂时间”

“商品生产时间”“商品流通时间”等。

其次，“规训”是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来的，它是用以揭示社会中权力微观作用机制

的核心概念。福柯指出，“规训”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63页。
② [法]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时间与他者》，王嘉军译，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0年版，第 5页。
③ [英]芭芭拉·亚当：《时间与社会理论》，金梦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 52页。
④ [奥]赫尔嘉·诺沃特尼：《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金梦兰、张网成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 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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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应用层次、目标”①。在此，福柯把“规训”视为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事实上，在福柯眼里，我们所处的

社会早已是“规训社会”，其中遍布着权力以之控制人的一系列机构、技术、程序等等。“这些规训机构包

括宗教团体、慈善组织、公教学校、医院、工厂，甚至于家庭等等”②，而其“规训”技术则包括：分配艺术、

对活动的控制、创生的筹划以及力量的编排等。正是在这里，福柯指出了时间也是一种权力“规训”技

术，它可以而且已经被权力用作“规训”人的手段。对此，福柯主要谈及了如下两点：其一是通过制定时

间表来严格控制人的行动，包括“规定节奏、安排活动、调节重复周期”③三种方法。学校、工厂典型地体

现出时间表被用于控制人的活动。例如学校要求，“8:45，班长进入，8:52，班长会，8:56，学生进入和祷

告，9:00，学生就座，9:04，听写第一块石块，9:08，听写结束，9:12，听写第二块石块，等等。”④可见，学生的

活动是被这细分的时间表所严格控制。其二是通过给人的活动增加时间的规定性，例如军队中整齐划

一、前后相继的规定性动作，这些动作体现了“肉体适应时间要求的方式”⑤。在福柯看来，正是通过“时

间”这一控制技术，“时间渗透进肉体之中，各种精心的力量控制也随之渗透进去”⑥。以上分析中，我们

需要把握的关键一点是，时间可以作为权力“规训”人之手段、技术，而这就意味着时间向“规训”手段的

异化是可能的。

最后，沿着福柯将时间视为一种“规训”手段的思路，可以发现马克思主要从三个层面论述了资本

主义社会中社会时间异化为“规训”人的手段。第一个层面是，“机器时间”异化为“规训”工人的手段。马

克思精辟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中，“自动机本身是主体”⑦，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属物，

“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⑧。也就是说，工人在大机器面前成了完全被动的“客体”。问题的关键就

在于，机器本身有它自己的时间节奏。马克思说过，资本家要通过机器在同一时间内榨取更多的劳动，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提高机器的速度，另一种是扩大同一个工人看管的机器数量”⑨。此处，“提高机器

的速度”再明显不过地体现出机器本身拥有它自己的时间模式，并且这种时间模式还可以根据资本家

的需求进行快慢调节。所以，当马克思说工人完全从属于机器的时候，就相当于是说工人完全受“机器

时间”的控制。显明的是，机器单位时间运转越慢，工人的劳动相对就会轻松些，而机器单位时间运转越

快，工人的劳动就会越累；而当机器要在夜晚工作，那么相应的工人就不得不在晚上劳动。马克思就此

说道：“工人要服从机器的连续的、划一的运动，早已造成了最严格的纪律。”⑩诺沃特尼甚至发出感叹：

“对于劳工阶层来说，委身于机器的时间秩序之下则是难以想象的苦难。”11�韩炳哲也指出：“作为机械化

的工业化使人的时间接近于机械时间。”12�因此，“机器时间”严格控制了工人的劳动，因而可以认为，“机

①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年版，第 242页。
② 谭勇：《关于马克思文化理论的三个追问及其解答》，《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 2期。
③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年版，第 169页。
④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年版，第 170页。
⑤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年版，第 171页。
⑥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年版，第 17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48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486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474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473页。
11� [奥]赫尔嘉·诺沃特尼：《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金梦兰、张网成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 72页。
12� [德]韩炳哲：《时间的味道》，包向飞、徐基太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第 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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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时间”异化为控制工人的手段。此外，还需要指明的一点是，“机器时间”看似是一种机器客体的时间，

但它本质上乃是社会时间，因为它一方面受资本家掌控，另一方面它被用于控制工人的劳动，所以它体

现的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层面是，“工厂时间”异化为“规训”工人的手段。所谓“工厂时间”，指的是资本家为工人的劳

动所制定的时间表，对工人的上班时间、吃饭时间、休息时间和下班时间等作了细致规定。在《资本论》中

论述“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时，马克思指出：“工厂主必须在工厂张贴大字印刷的时间表，说明上工、

下工、休息的时间……受法律保护的全体工人都要有 1 1
2
小时的吃饭时间，并应在同一时间吃饭，其中

至少有 1小时应在下午 3点以前。儿童或少年至少应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否则不得让他们在下午 1点

以前做工 5小时以上。”①此处列举出来的时间，并不是工厂主们自己制定的时间，而是经过工人与资本

家之间的斗争以后，工厂法所规定的时间。不过，即便从这经过法律保护、经过优化的时间中，我们仍然

能够看到，存在“工厂时间”，它对工人“上工、下工、休息”以及吃饭等活动作了详细的时间规定。此外，这

一论述中提到的吃饭时间“至少有 1小时应在下午 3点以前”，实际上暴露出在法律未作出正式规定以

前，工人的吃饭时间是极不规律的。而这也可以从马克思的如下论述中看出：“在委员怀特 1863年询问

过的证人当中，有 270人不满 18岁……5人只有 6岁。工作日从 12到 14或 15小时不等，此外还有夜

间劳动，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②“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这种“工厂时间”中的无序时间，实际上比明确

规定了吃饭时间的“工厂时间”对工人造成的危害更大，对工人活动的“规训”作用更强。另外，马克思强

调：“这些按照军队方式一律用钟声来指挥劳动的期间、界限和休息的细致的规定，决不是议会设想出来

的。”③此处，“按照军队方式”“用钟声来指挥劳动的期间、界限和休息”等均表明时间确实对工人的劳动

进行了“规训”。总之，“工厂时间”作为社会时间的一种，被资本家用来控制工人劳动、吃饭以及休息等的

时间，由此成为“规训”工人劳动的技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厂时间”异化为“规训”工人的手段。

第三个层面是，在更宏大的视角下，资本主义整个时间体系作为一种“规训”手段与人相对立。詹姆

逊说：“任何生产方式的时间，更不用说像资本主义这样复杂的生产时间，必然是由几种不同的时间性

的叠加构成的。”④的确，资本主义整个时间体系是由多种不同的时间性叠加构成的。此外，也确如阿尔

都塞所总结的那样，“经济生产时代作为特殊的时代……是复杂的、非线性的时代，是时代中的时代，是

不能在生活和时钟的时间连续性中读出来的复杂的时代”⑤。如果说詹姆逊对资本主义时间体系特点的

判定是“不同的时间性的叠加”，而阿尔都塞对资本主义时间体系特点的判定是“非线性”，那么马克思

对资本主义时间体系特点的概括则是“加速”和“无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道出了如下精辟论

断：“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

去一切时代的地方。”⑥此处提及的“不断变革”“不停的动荡”“永远的变动”充分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时代

的时间特点是“加速”和“无序”。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资本主义时间体系的这种“加速”和“无序”的特点，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32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8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326页。
④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读〈资本论〉》（增订本），胡志国、陈清贵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第 92页。
⑤ [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年版，第 10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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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商品形式、货币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具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①对人的

活动进行形塑，将作为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客观存在的“规律”对人的活动进行“规训”和控制。当代

理论家罗萨就精准地揭示了“时间加速”对于主体的行动和主体存在方式所带来的改变，“生活节奏的

加速通过增加每个单位时间中的行为速度和体验速度，而改变了主体的行为和体验。因此，这些必然会

导致，现代的加速动力不只是改变了主体的举动，而且也改变了主体的存在”②。一句话，既然生活在资

本主义社会中的主体逃脱不了“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③的规律之束缚，那么也就逃脱不

了其中存在的“加速”“无序”时间形式的“规训”和“控制”。因此，可以认为，以“加速”和“无序”为特点的

资本主义时间体系作为一种“规训”手段与人相对立。

综上所述，马克思通过揭示“机器时间”“工厂时间”，以“加速”和“无序”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整个时

间体系”异化为“规训”人的手段，从而论述了第二重时间异化，即社会时间异化为“规训”人的手段。

三、“三维”时间异化为“点状”时间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第三重时间异化是，“三维”时间异化为“点状”时间。要把握这一点，

我们需要阐明三点：其一，马克思所认肯的时间乃是具有“过去—现在—将来”时间结构的“三维”时间；

其二，“点状”时间的内涵；其三，马克思论述“三维”时间向“点状”时间异化的具体维度。

关于第一点，可从三方面来加以认识。其一，马克思所推崇的辩证法中体现出的时间，是具有“过

去—现在—将来”时间结构的“三维”时间。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

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

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④。可以看到，“现存事物”其

实就是“现在”，“既成的形式”体现着“过去”，“必然灭亡”和“不断的运动”则标示着“将来”，所以，“过

去”“现在”和“将来”构成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内在时间机理。韩炳哲也看到了辩证法内在的时间结构，他

认为，“辩证法自身是一种深刻的时间发生。辩证运动归由为时间视域的一种复杂的交叠，即已然之未

然……辩证的推动力产生于一个已然和一个未然、一个过去和一个将来之间的时间张力”⑤。也就是说，

在韩炳哲看来，辩证运动能够发生的前提条件是它本身具有内在的时间结构，并且它依靠的是“过去”

“现在”和“将来”三者之间的时间张力。“过去”“现在”和“将来”三者之间存在张力，恰恰意味着它们是

时间的三个不同维度。因此，透过马克思的辩证法可以发现，他所认可的时间乃是具有“过去—现在—

将来”时间结构的“三维”时间。

其二，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的生产现实时，也体现出他所认肯的时间是具有“过去—现

在—将来”时间结构的“三维”时间。马克思在考察商品中价值的形成过程时，强调“只要使用价值是有

目的地用来生产新的使用价值，制造被用掉的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成为制造新的使用价值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93页。
② [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第 173页。
③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
第 14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2页。
⑤ [德]韩炳哲：《时间的味道》，包向飞、徐基太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第 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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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部分劳动时间从被用掉的生产资料转移到新产品上去”①。在

生产资料被消耗，从而制造出新的商品过程中，马克思认为那凝结在“生产资料”中的“过去”的必要劳

动时间会转移到“新商品”中，并构成“新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一部分。恰是在这一过程中，属于“过

去”的必要劳动时间经过资本主义“当前”的生产转移到代表“将来”的“新商品”中，由此，资本主义生产

现实所具有的“过去—现在—将来”时间结构便清晰地呈现出来：进行商品制造的生产当然是“现在”

的；其“消费”的生产资料则既是“现在”的，又是“过去”的，因为就它作为工人的劳作对象来说，它是当

前在场的，而就它里面凝结的“过去”人类劳动来说，它是过去的；作为生产过程结果的“新商品”则是

“将来”的。总之，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现实作为一种具有“过去—现在—将来”时间结构的现实来考

察，表明了他所理解的时间乃是具有“过去—现在—将来”时间结构的“三维”时间。

其三，马克思坚持将资本主义社会看作历史的结果，同时也将其看作必然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

暂时性社会阶段，这同样体现出马克思所认可的时间是一种具有“过去—现在—将来”时间结构的“三

维”时间。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人类历史发展结果这一点，甚至是连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都不得

不承认的，他说，“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被思考为历史结果的现实资产阶级社会”②。马克思本人亦有如

下简明论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

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

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③。可见，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看作历史结果。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

的必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性、历史性、暂时性性质，马克思同样作了说明。事实上，马克思经过科学

论证，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的多重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从而断定，“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

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④。可见，

在马克思的眼中，资本主义社会是暂时性的，它是面向“将来”不断发展的，并且它的“将来”就是共产主

义，因为共产主义“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⑤。因此，从

历史维度来看，马克思是将资本主义社会置于“过去—现在—将来”时间结构之中来看待的，而这也就

表明他所理解的时间是具有“过去—现在—将来”时间结构的“三维”时间。

关于第二点，“点状”时间也称“原子化时间”，它其实是德勒兹“缩合式”时间的形象化表达，反映的

是时间所具有的“过去-现在-将来”时间结构被摧毁了，被压缩成了一个“点”。对于“缩合式”时间，德勒

兹指出：“过去与未来归属于当前：就先前的诸当前被持留在缩合中而言，过去是归属于当前的；由于等

待是同一缩合中的预测，未来是归属于当前的。过去与未来指的不是那些与一个被假定为当前的时刻

截然不同的时刻，而是缩合了诸时刻的当前自身的维度。”⑥也就是说，“过去”和“将来”被压缩到“现在”

这一个点上，没有了“过去”“将来”这两个维度，而只有“现在”这个维度。在韩炳哲看来，“只有在一个处

于指向性的时间性张力关系内部，真正的时间或者真正的时间点才得以形成”⑦，而“点状”时间则不再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33页。
② [法]路易·阿尔都塞、[法]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增订本），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年版，第 6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99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8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97页。
⑥ [法]吉尔·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安靖、张子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第 130页。
⑦ [德]韩炳哲：《时间的味道》，包向飞、徐基太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第 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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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这种张力性关系，因而它其实已经是一种“非时间”形式。

关于第三点，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把握马克思所论及的“三维”时间异化为“点状”时间。一是马克思

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重复问题时，体现了“三维”时间向“点状”时间的异化。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至少论及了四重重复：其一是货币循环过程的重复，即“G—W—G”这一循环，马克思认为“货币

流通表示同一个过程的不断的、单调的重复。”①其二是商品循环过程的重复，即“W—G—W”这一循环。

其三是劳动者劳动过程的循环，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必须明天也能够在同

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②。其四是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过程的重复。在马克思看来，

“简单再生产只是生产过程在原来规模上的重复”③。以上各种重复当然是在时间中进行的，但它同时将

“三维”时间异化为“点状”时间了。何以如此呢？事实上，“重复在对象中既不显现也不引生任何东西，而

只是凭其所产生的那种习惯性的推移对心灵有一种影响”④。也就是说，重复会给主体的心灵带来改变。

这种改变，在德勒兹看来是一种主体对时间体验、感知的改变。主体所感知到的时间将不再是一种具有

“过去—现在—将来”时间结构张力的“三维”时间，而是一种“缩合式”时间，这种时间将“过去”和“未

来”统统缩合进“当前”时刻，以至于“过去与未来指的不是那些与一个被假定为当前的时刻截然不同的

时刻，而是缩合了诸时刻的当前自身的维度”⑤。需要指出的是，前述分析并非我们对于马克思有关“重

复”问题论述的过度解读，因为马克思自己也说过，“现在执行职能的资本，不管它经过的周期的再生产

和先行积累的系列多么长，总是保持着它本来的处女性”⑥。可见，资本的周期性重复会使它遗忘自己的

“过去”，它总是保持着“处女性”，也就是总是保持着“开端”，保持着当前在场的状态，而这也同时意味

着它吞噬掉了“将来”。所以，马克思提示出资本的周期性重复中所涉及的，资本的“过去”、资本的“将来”

都“消失”于资本的“当前”，与德勒兹总结的“过去”“未来”缩合进“当前”是不谋而合的。因此，在这个意

义上，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存在的重复的论述，揭示了“三维”时间异化为“点状”时间。

二是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中时间与空间的辩证法时，同样展现了“三维”时间异化为“点状”

时间。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中存在的“时空”辩证法，马克思是这样说的，一方面是“空间消灭时间”，即“不

同的阶段过程由时间上的顺序进行转化为空间上的并存”⑦，例如针条制作的一般过程是要在时间顺序

上依次经过拉直、切断、磨尖等阶段，才能最终形成产品，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针条制作的各个

阶段就成了同时性地、在空间上并存的阶段，由此还能“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提供更多的成品”⑧；另一方

面是“时间消灭空间”，即资本“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⑨。问题的关键就是，在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关系中，时间被空间化了。时

间与空间有着本质的不同，时间体现的是连续性，而空间体现的则是广延性。因此，当时间降格为空间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3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9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654页。
④ [英]大卫·休谟：《人性论》（上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第 191页。
⑤ [法]吉尔·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安靖、张子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第 13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67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39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399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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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意味着“时间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

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①，同时也就意味着“三维”时间被降格为空间上的一个点。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中存在的时间与空间辩证法的揭示，同样展示了“三维”时

间向“点状”时间的异化。

三是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成为无历史、无将来的存在，说明了资

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三维”时间异化为“点状”时间的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个脚注中引述了他在

《哲学的贫困》里阐述的如下观点：经济学家们宣称“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以

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②。“经济学家们”将资产阶级制度美化为“天然的”“永恒的”，由此

就宣布了资本主义社会是非历史性的，它没有“历史”，而这就意味着原本处于“过去—现在—将来”历

史性维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仅仅只有“现在”和“当前”了。总之，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一方面，“资本

擦拭了自己的前历史的痕迹”③，也就是“过去”消失了；另一方面，“未来这个范畴正无情地消逝”④，取而

代之的是扩张了的现在，也就是说“将来”这个维度也消失了。因此，当“经济学家们”宣称资本主义制度

是“永恒的”“天然的”之时，其中就蕴含着“三维”时间向“点状”时间的异化，因为“过去”和“将来”这样

的时间维度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是扩张了的“当前”、永恒的“现在”。

综合来看，马克思透过对“重复问题”“时空辩证法”以及“资本主义永恒性”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

义社会中“三维”时间向“点状”时间的异化。

四、结语

事实上，无论是生命时间异化为生产时间，还是社会时间异化为“规训”人的手段，抑或是“三维”时

间异化为“点状”时间，它们的根源都在于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因此，彻底解决这三重“时间异化”

的唯一办法自然是推翻资本主义现存制度，推动共产主义社会早日实现。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

于时间异化的揭示，实际上打开了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维度。也就是说，从时间维度来看，资本主义由

于必然存在着马克思所勾勒的三重时间异化，而必然是需要被超越的对象。总之，深入解析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关于三重时间异化的论述，不仅对理解当代人遭遇的“时间危机”具有重要理论参考价值，

而且对于更全面地把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校 顾金春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
第 15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99页脚注。
③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读〈资本论〉》，胡志国、陈清贵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第 103页。
④ [奥]赫尔嘉·诺沃特尼：《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金梦兰、张网成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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